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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一方为我打开车门：“走，现在我带你
去巡视你的领地。”“我的领地？”“就是即将开
业的那个洗浴中心啊。”
一幢装修一新的四层楼矗立眼前。走进

去———工人有的在挂窗帘，有的在摆桌椅，有
的在试水温，大家正有条不紊进行着开业前
的准备工作。
“上二楼看看你的办公室吧。”

这是一个集办公室、卧室、卫生间于
一体的高档套间，而且是我最喜欢
的落地飘窗，办公设备也很先进，老
板桌、老板椅、电脑、电话一应俱全。
“怎样，这个洗浴规模还可以

吗？有信心吧？”阎一方递给我一杯
茶。“我感觉压力不小，毕竟是我从
没涉足的新领域。”“不是告诉你会
配一助手吗？你会很快适应的。不过
……”阎一方不急不慢燃起一支烟，
烟雾慢慢扩散。
“我想请你再兼任一份新工作。

只要你答应，我立马儿付你 !"万，任
务完成后再付 !"万！”手一抖，茶水
溅出来。“我……我可不是杀手……”半天，我
才结结巴巴地吐出这么一句。“杀手？哈哈哈！
就凭你？”“那……啥工作会值 #"万？想象不
来。”“放心啦，既不会让你贩毒也不会让你走
私。我不过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强项，去演一
场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戏而已。”“谈情说爱的
戏？男主角是谁？”他盯住我的眼睛，一字一字
地吐出：“初、温、暖。”
明白了，整个美人计，我不由倒抽一口凉

气。虽不知阎一方为何要设此计，但可预见的
是他肯定干着一些不可见人的勾当，所以条
件无论多诱人都不能参与！
我站起身匆匆往外走。
“站住！”短短的俩字带着慑人的威严。我

收住脚步，努力微笑着转回头。“还有事儿
吗？”阎一方眉头紧蹙，脸上横肉凸出。“你给
我回来，等我把话说完！”声音充斥一股不容
抗拒的强大的压迫人的气势。我百般忍耐地
坐回原位。
“原以为你是演员出身，又常年在外做生

意，头脑会很灵活，思想会很前卫，所以才对
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没对你施手段！没想

到你这么不开面！还真小瞧你了！你知道不知
道？我一跺脚金海湾都得抖三抖！提起我阎一
方三个字，谁敢不给我面子？谁敢？所以你不
要考验我的耐心！”
我扬起一脸的倔强与他对视。“好好想想

吧，你养母的病在等你，你孩子的学费在等
你，你是想还一辈子债让家人过一辈子苦日
子呢？还是牺牲你一个幸福一家人？你傍个实

权派也没啥不好！到底何去何从，你掂
量着办吧！”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别把洗
浴和这事搅一起，也别忙答复我，回去
考虑考虑。洗浴的事既已答应就按原
来说的办，给，这是你办公室钥匙。”

接着，阎一方从老板桌的抽屉里
取出一精致的盒子。“这是单位给你
配备的新手机，电话费全报。从明天
开始，我会专门给你配一辆车接送你
上下班。也就是说，从明天起你就等
于正式走马上任了！”

初科长办公室。见到我，他的嘴
角满是惊喜。我把阎一方的美人计和
自己面临的处境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阎一方一伙的走私活动市缉私局领导
已接到举报，因他势力较大，涉及面较广，盘
根错节，特别复杂，为不打草惊蛇，才把我从
外地调来———我不但是分局的刑侦科科长，
还是市局的特派员，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
会被摧毁！现在，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你
愿意配合我们吗？”“将计就计？是让我做卧底
吗？”“呵呵，准确说法是线人或特别情报员。”
我吐吐舌头：“不管线人也好特别情报员

也罢，我都不想参与。因为阎一方的势力很
强，别说当地部分公安和缉私分局人员都被
他收买了，据说省城都有人罩着呢。我不想做
走私犯的帮凶，也不想做打击走私犯的英雄，
黑白两道我都不想招惹，我只想过自己的太
平日子。”
“问题是你已经招惹了他们。你想，阎一

方会让你过太平日子吗？他会让你轻松脱身
吗？他会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逼你就范的！”
“正因如此，才请你替我想个万全之策呀！”
“配合我打入他们内部是唯一的万全之策，只
有掌握他们的犯罪证据才能将他们绳之以
法！只有这样你才能过上安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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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沈智毅来到洛阳村唐云的住
处。“你来做啥？”沈智毅一进门，唐云就这样
问道。“来看看你的画，有人想买你的画。”沈
智毅年纪虽小，已经知道如何才能调动画家
的胃口。唐云见沈智毅还是一个毛头孩子，有
些不大相信，还以为是个小调皮来耍弄他呢。
“多少润笔？”沈智毅一开口就说的是行话。
书画是一种文化，买卖也多在文人圈子里，
如果一张口就是“这张画多少钱”，当然有些
不雅，只有用“润笔”来代替价钱才最为恰
当，正如教书的先生收取学费时，把学费说
成“束修”一样。在中国，文人和画家的地位
一向是不高的，但又非常爱面子，不愿把钱
的事说得赤裸裸，为了活命，又不能不谈钱，
所以只好用“润笔”、“束修”之类的文明字眼
来代替。看到沈智毅真的要买画，唐云递给
他一张“润例”，然后把他带进屋内。沈智毅
走进室内，便感到大上海太委屈“杭州唐伯
虎”了，怎么住这样小的房子？室内有一张
床，床上挂起帐子，帐子上挂着四张条幅，其
中有一张画了十二个不倒翁。沈智毅看了顿
然有股清新之感。他们两人谈的结果，四张
画一百三十元大洋。沈智毅立刻把钱付上，
把画拿走了。
路过马公愚处，沈智毅又去看看马公愚。

马公愚把画打开一看，十分欢喜，暗暗地想把
它买下来，就问沈智毅：“四张画多少润笔？”
“一百三十元。”沈智毅实打实地说。“这四张
画给我，我给你润笔为五百元的字。”马公愚
说。“不行，这是别人订好的。”沈智毅不肯相
让。“给你写八百元的字！”马公愚仍然坚持要
把四张画留下来。对马公愚的固执，沈智毅是
没有办法的。马公愚是海上书法名家，做寿、
写招牌都要找他，五云堂笺扇庄，经常是有求
于马公愚的。尽管马公愚写的条幅不太容易
售出，沈智毅还是拿了他价值八百元的字，把
四张画留了下来。荣毅仁和荣德其那里怎么
交代呢？他们五云堂是做生意的，生意人不能

不讲信用啊。
三天之后，沈智毅又到唐云家

里去了。“你怎么又来了？”这一次，
唐云是明知故问。“来拿画。”沈智
毅说。这次，唐云又给他画了四张。
画好之后，沈智毅并没有卷起画就

走，而是很殷勤的样子，给唐云收拾一下杂乱
的房间，又给唐云理纸磨墨。这次，他给唐云
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之后，只要沈智毅
到唐云家去取画，唐云总不会让他空手而
回。唐云救活了五云堂。有唐云在前面开
路，五云堂笺扇庄就正式做起名人字画的
生意，来这里订购字画的买主也多了起来。
这个笺扇庄的生意兴隆，以后就改为专门
经营书画的“五云堂”，和“朵云轩”、“荣宝
斋”、“九华堂”分庭抗礼了。唐云经常进出
的还是坐落在河南路上的九华堂笺扇庄。

九华堂笺扇庄最早从苏州创业，称苏
记九华堂。老板是迁居苏州的绍兴人。后来
苏记九华堂有一部分迁到上海，开始名为
原九华堂。迁往上海不久，弟兄分家，一分
为二，河南路西首的叫“九华堂原记”，后又
改为“裕记九华堂”，请汪乐山主持，在河南
路东首的一家叫“九华堂宝记”。老板死了，
老板娘叫自己的侄子主持九华堂的事务。
不久因对侄子的工作不称心，老板娘就把
侄子辞退了。宝记九华堂由老板娘的学生
吴耀祺当经理。唐云经常进出的就是宝记
九华堂。

九华堂经营的字画都是出自上海名家
的手笔。当时名噪海上画坛的“三吴一冯”
的作品都在这里出售。三吴之中有吴徵，以
清四家之一的王原祁为宗，其山水自成一
家，为当时的巨擘；再一吴就是吴湖帆。吴
湖帆于山水花卉无不精，其山水步娄东二
王，低回于吴门画派的文徵明和唐寅，涉猎
宋元，其画风明丽稠密，才调清新。还有一吴
即是吴子深，能画山水，一冯即是冯超然。冯
超然为当代山水名家陆俨少的老师，兼擅山
水、仕女，笔意温婉，山水兼得文徵明之情趣，
仕女近仇十洲而后的画派。这“三吴一冯”，实
以吴湖帆为魁首。以价格而论，这些名家的每
尺画要四十元，按当时的行情可买五六担大
米。在这样名家林立的九华堂，唐云的画能在
这里占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


